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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艺五十余年，倪惠英经历了粤
剧的多次转折。从一票难求万人争
看戏，到整个粤剧市场断崖式下跌。
2003年广州市文化局的一次市场调
查显示，在超过 1000 万人口的广州
里，会走进戏院看粤剧的戏迷只剩下
两三千人，粤剧观众呈现出“高年
龄、低学历、低收入”的特征。

面对粤剧的危机，倪惠英没有

怨天尤人：“任何一种艺术一定都是
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的。改革开
放后，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释放，
人们忙着睁大眼睛看世界，生活节
奏比以前快了不少。加上香港电
视、歌厅等流行文化的冲击，粤剧便
遇冷了。”

倪惠英坦言自己有过困惑和迷
茫：“粤剧沉寂了十几年，连老百姓茶
余饭后都不愿意提，我觉得传统戏曲
不应该这样，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找不到出路。当时我既是演员又是
粤剧团的团长，团里发不发得了钱都
跟我有关。我们的资金是捉襟见肘
的，没有观众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
剧团就没法运转。”那么，舞台艺术是
否已经不合时宜？“我在国外看《西贡
小姐》《悲惨世界》《歌剧魅影》等等的
音乐剧，它们都非常受观众欢迎，《歌
剧魅影》更是一部剧演了二十多年，
带来数以亿计的收入。因此，我当时
提出，一定要适应观众和市场的变
化，创造现代人爱看的东西。”

倪惠英坦言：“有时候不是我们
想变，是观众迫使我们变，必须思考
为什么观众不买票进剧场。我们经

常泡在舞台上，如鱼知水暖，太了解
观众的反应了。”

2002 年，倪惠英推出新派粤剧
《花月影》。虽然是粤剧，但这部剧
作融合交响乐、流行乐、现代舞等表
现形式，一下子就吸引了全社会的
目光，被评价为“粤剧在新时代社会
转型期的代表作”。《花月影》成功把
一批高学历年轻都市人群吸引进戏
院，打破了粤剧十几年来陈腐、老旧
的窘况。这部新派粤剧还走出粤语
地区，在一向以时尚和品位著称的
上海得到了当地观众的高度认可；
2011年更登上北京国家大剧院的舞
台，成为首部登陆国家大剧院的广
东粤剧。

《花月影》上演之后，倪惠英又办
了“大学生走进剧场”计划，把粤剧送
进校园：“一年哪怕有1000或者 500
位年轻观众爱上粤剧，每年只要坚持
下去就会‘滚雪球’，我希望在年轻人
的心中种下粤剧的种子。很欣慰的
是，现在我经常会遇到一些三四十岁
的人，他们会跟我说‘是因为当年看
了《花月影》所以爱上粤剧’。他们正
是当年那批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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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惠英在广州西关长大，从小就浸泡在粤剧
的环境里。她回忆：“我们小时候经常去文化公
园玩，学校的体育课和自习课都在那里上。当时
起码有五六个剧场，包括红星剧场、百花露天剧
场、木偶剧场、文化公园中心台……有时候他们
也演白天戏，潜移默化地，我从小就对粤剧有很
深的印象。”

1970 年，广州市粤剧团时隔五年后第一次
在全省范围公开招聘，演员岗仅招 10人。年仅
14岁的倪惠英当时是学校小有名气的“文艺标
兵”，因此被广州粤剧团相中。虽然已经有不少
演出经验，但倪惠英对粤剧的认识仍然是懵懂
的：“小时候唱京剧、歌曲、跳舞比较多，对粤剧
其实不太了解。但我知道粤剧团是专业的，冲着

‘专业’这两个字，我加入了粤剧团。”
怀抱着成为一名专业演员的愿望，倪惠英接

过了粤剧团递来的橄榄枝。而在接下来的半个
世纪里，她更是身体力行地诠释着“专业”二
字。粤剧团的训练非常艰苦：起早贪黑，吊嗓
子、练身段、学唱腔……倪惠英形容，那是一段

“不知道苦为何物”的日子：“都说‘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练功练到哭、满身伤痕，这是戏剧
人必经的道路。一想到这是自己的工作，就不会
觉得痛苦。”

这股倔强贯穿了倪惠英 51 年的艺术人
生。至今，倪惠英已经主演过上百部戏，在粤剧
市场最鼎盛的时期，她一年要排两三套新戏。
她形容这是一个“痛并快乐着”的过程：“练功
和演出都很辛苦，但每一部新戏都是一次新的
挑战。”比如 1977 年“文革”后复排的首部传统
古装粤剧《杨门女将》，22岁的倪惠英挑大梁饰
演穆桂英，“在这种扣把戏里，为了撑起戏服，
里面一定要穿棉服。当时一天要演两场，实在
是大汗淋漓，连棉服都湿透了。下午场演完，吃
个饭再继续演晚上场。虽然很辛苦，但现在回
忆起来，脑中就只有两个字：开心。”

倪惠英时常说自己是“时代的幸
运儿”。她入行的时候正值粤剧的鼎
盛时期，粤剧团遍地开花，其所在的
广州粤剧团更是实力雄厚，汇集红线
女、陈笑风、谭佩仪等名家。年轻的
倪惠英在前辈们的滋养下迅速成长，
很快就成为独当一面的知名演员。

倪惠英说：“我很幸运，被领导和
前辈们看重，他们很快把我推到主角
的位置。而且当时年轻，声音比较
靓，表演也很有激情。”她对个人的
成功有着清醒的认识：“在那个年
代，我们想要成名、获得大众认知
度，其实是比较容易的。戏剧曾经深
受群众欢迎，包括老师、医生等知识
分子都喜欢看大戏，所以我们一下子

就会红起来。1974 年的《红色娘子
军》算是我的成名作，我演吴清华，
与陈笑风老师合作。当时真的是家
喻户晓，收音机里都会播这台戏。”

“回想起这么多年，我的确是
一 部 戏 接 一 部 戏 ，几 乎 没 有 停
过。”半个世纪以来，倪惠英始终
活跃在粤剧的舞台上，除了对粤剧
的热爱之外，观众更是倪惠英的

“充电器”。
刚加入广州粤剧团的时候，倪

惠英经常跟着剧团上山下乡演出，
乡亲们的热情让她至今记忆犹新：

“哪个地方有戏看，观众就会从四
面八方赶过来。他们坐在台下如
饥似渴地看，台上的我们也会被感

染到。当我的付出得到那么多观
众喜爱，就会非常有成就感。”

在她成名之后，盛况更是空前：
《杨门女将》在广州中山纪念堂连演
30 场，场场爆满，每次演出完都一
定有观众守在戏院门口，必须等倪
惠英卸完妆、出去跟他们打过招呼
才愿意走。

倪惠英感叹，有一批跟了她四五
十年的观众，至今仍然是她的忠实戏
迷：“他们不仅对我的戏如数家珍，
连我们剧团的其他演员他们都非常
熟悉，这让我非常感动。演员这个职
业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的工作给别
人带来了欢乐，在这过程中，我也在
享受。”

面对粤剧行业的兴衰，倪惠英
心中始终有一份笃定：“要清楚戏
剧的价值，要有自信，然后去坚守、
创造，用作品征服观众。我们创
新，是为了适应现代人的审美；适
应的目的是征服，用优美的唱腔和
身段来丰富粤剧这门艺术，让观众
感受到粤剧的魅力。”

近年，倪惠英的工作有了新的
重心。如果说之前她做得更多的
是“创新”，如今则转向了“守正”。
去年年底，倪惠英主编的粤剧典籍
《粤剧表演艺术大全》已完成发行
了《做打卷》和《唱念卷》，之后还会
陆续推出《音乐卷》《剧目卷》和《美
术卷》。其中，《唱念卷》收藏了340
段音频，大多为近百年来多位粤剧

名伶的原唱曲目；同时，《唱念卷》
还编出有史以来第一套粤剧舞台
官话读音表，共有1700个舞台官话
常用字，填补了多年来在舞台官话
研究方面的空白。

倪惠英介绍，《粤剧表演艺术
大全》筹划了至少十年：“我是粤
剧团的院长，也是演员。但指导
青年演员练功时，却很难找到教
育素材。所以我想编一套工具
书，追根溯源，为粤剧建立表演理
论体系。我们的粤剧是世界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有其独特的表演、
唱腔、音乐，一定要传承好。艺术
应该百花齐放，而不是被同化甚
至异化。”

倪惠英一直是创新派，但现

在的她更能发现传统的价值：“传
统的东西可能有历史局限、可能
不太完善，但当中也有独特的审
美。比如南派表演，有一段时间，
我们行内也不太看好，觉得太陈
旧了。但现在回头看，又会觉得
南派‘硬桥硬马’的风格其实有着
古朴、粗犷的表现力，这是其他剧
种所没有的。这几十年的工作和
演出经历，让我对粤剧有了更深
的认识。一定要对自己的剧种有
深刻认识，才能去创新和发展。
我们遇到了很好的时代，政府大
力保护传统文化，这是一个非常
好的修典时机。作为这个时代的
粤剧人，我们应该有这种使命和担
当。”

练功练到哭，却不知苦为何物

时代幸运儿，观众是她的“充电器”

创新破困局，《花月影》让粤剧更丰富

守正新任务，主编粤剧“百科全书”

在倪惠英看来，粤剧的魅力之一在于其深厚
的群众根基：“粤剧是在岭南这片热土上成长出来
的，根植于民间和老百姓，对很多人而言，粤剧可
以说是一个精神家园、感情依托，这也是我对这种
艺术不离不弃的原因。”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倪惠英多次到不同
国家和地区访问演出。这几十年来，她把粤剧带
到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荷兰、日本、东南亚等
地，甚至毛里求斯这种非洲岛国。至于中国的香
港和澳门，倪惠英直言他们都是“自己人”：“大家
同根同源，我们年年去演出，关系非常密切。”

在境外演出时，倪惠英深深地感受到粤剧的
“文化基因”特性：粤剧代表着乡音、乡情、乡愁，联
结着全球华人。

倪惠英说：“有一句话是‘有海水的地方就有
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粤剧’。虽然改革开放
后国内的粤剧观众锐减，但当我们走向世界就发
现，粤剧每到一处都非常火爆。”比如去新加坡演
出，她和剧团每次都要准备二三十套戏，在当地
一口气演几十场，一待就是一个多月，“经常有观
众煲汤给我们喝，在外面演出，我们都不缺汤
水”，这是血浓于水的亲情。

在倪惠英看来，传统文化非常重要：“每一代
人都有自己的历史责任，我们要学习传统文化，
并将其学习、继承、充实、发展。传统文化不仅是
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也是这个民族得以满怀自
信走向未来的文化根基。”

粤剧代表着乡音乡情乡愁

改革精神本就是粤剧的传统

半个世纪 三个地标

从艺半个世纪，倪惠英对粤剧作出了不少创
新。《梁祝》作曲者、著名作曲家何占豪曾评价她操
刀的新派粤剧《花月影》：“我很高兴粤剧终于恢复
传统，这几十年来，粤剧太保守了，它本应是一个
很新潮的剧种。”倪惠英坦言，何占豪的评价给她
带来极大的触动：“《花月影》出来的时候，也有人
觉得我们在创新的路上是否走得太远。但改革精

神本来就是粤剧的传统，我作改革，某
种程度上也是学习我们的前辈。”

在倪惠英看来，粤剧本身就
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剧种，历代粤
剧人把不同的文化“拿来”，并为
我所用。“粤剧中有一个剧目叫
《甘地会西施》，把印度领袖甘地
和中国古代美人西施放在同一部
剧里；而粤剧名家马师曾曾把莎
士比亚小说《威尼斯商人》改编为
粤剧《一磅肉》。上世纪 30 年代
电影《马路天使》的歌曲《四季
歌》，粤剧人当时也马上拿来改编
演唱，西方歌曲《苏珊娜》甚至还
成了粤剧的曲牌之一——今年，
《苏珊娜》因为成了某奶茶品牌的
主题曲而再次在年轻人中间火了

一把。此外，小提琴、萨克
斯等西洋乐器，更是在百年
前就已经成为粤剧乐队的
标配。

粤剧为何能博采众长，
锐意创新？倪惠英认为，归
根到底还是因为观众：“岭
南是一个充满改革气息的
地方，这里的人不保守。戏
剧发展离不开观众，我们作
创新观众也接受，因此实现
了良性循环。”

倪惠英演绎《睿王与庄妃》

黎子流与倪惠英合唱粤曲《高歌一曲百万行》

倪惠英演绎《白蛇传·祭塔》

这条路，
我我

A、文化公园

“文化公园乘承载着我太多的美好回忆。对那
一代的广州人来说，那里就是第二课堂。我们会在
那里上体育课、自习课。当时文化公园除了有各种
露天剧场之外，还有水产馆、溜冰场、旋转飞机、大
风车……小时候父母带我去文化公园玩，能坐一次
大风车就非常幸福了。而我第一次见识到那么多
海洋生物，就是在文化公园的水产馆。”

B、中山纪念堂

“8 岁的时候，我第一次登上中山纪念堂的舞
台。我被选中参演《东方红》，饰演一位少先队员。
那是上世纪的 60 年代，当时整个广州的风景都非常
简朴，我觉得中山纪念堂简直是一个宫殿：外面铺
着琉璃瓦、里面是高高的穹顶，当然还有大大的舞
台。中山纪念堂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那次演出让
我感受到了舞台的神圣，由此立志要做一名演员。”

C、桂花岗

“我 14 岁就进入了广州粤剧团。剧团是封闭式
管理，当时无论是刚进团的年轻人还是陈笑风那样
的名家，都要住在桂花岗，每天早晨 7 点钟准时出操
训练。后来，我在桂花岗住了四十几年，度过了最
美好的年华。”

走错走错

遨游艺海五十春，身与粤剧共沉浮

倪惠英与儿子、音乐制作人黄智毅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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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惠英倪惠英：：
没没有有

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走在大街上，远处传来
倪惠英的粤曲声。”

上世纪 70 年代，广东著
名作家秦牧在一篇散文中写
下这样一句话。在广州，有谁
会不认识倪惠英？她是粤剧
界的“金嗓子”“小曲王”，也是
带领粤剧界创新发展的领军
人物。从1970年进入广州粤
剧团算起，倪惠英至今已在粤
剧领域深耕51年。从艺半个
世纪，倪惠英仍然没打算停下
来：从去年到今年，倪惠英主
编的《粤剧表演艺术大全》发
布了《唱念卷》和《做打卷》；今
年，她举办了《遨游艺海五十
春——倪惠英从艺50周年晚
会》并推出个人传记《倪惠英
艺术人生》。

以从艺 51 周年为契机，
倪惠英接受了《羊城晚报》记
者的独家专访。在倪惠英眼
里，粤剧是承载着其成长记忆
的精神家园，也是她所热爱并
为之奋斗半生的事业。她会
如何评价过去这51年？她对
记者说：“我会跟当年的自己
说：这条路，你没有走错。”


